
在地名故事裏，既有地名本身的來歷，也有與這片地域
產生聯繫的代表人物和事件，以及蘊含其中的歷史和文化
內涵。深圳讀書月系列活動之 「港深地名故事分享會」 日
前在深圳福田區藍書坊舉辦。該活動由香港商報聯合香港地方

志中心、深圳福田區圖書館、香港深圳社團總會等機
構共同主辦。活動通過地名這一
小切口，向觀眾講述港深兩座

城市的發展變化及歷史淵源，探究港
深歷史文化別有趣致的另一面。

香港商報記者 楊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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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深地名故事分享港深地名故事分享會會

從地名探尋從地名探尋港深歷港深歷史文化史文化
本次分享會邀請到文史學者木木、尹昌

龍、周華，由香港商報副總編輯王軍主持，
嘉賓們娓娓道來，和市民朋友分享了地名背後

的歷史與趣事。活動還吸引了三十餘名深圳市福田區
外國語小學的學生參與，學生們認真聆聽，通過這堂
校外公益課，受益匪淺。

「理論和歷史都相對抽象。如果歷史是一部話劇，
那麼地理是它的舞台。」借用中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
譚其驤的話，木木向觀眾講述了他與香港地名的淵
源。 「香港有兩類地名，一類非常樸素，例如坑、
沖、澳等；另一類則是在英國統治時期，用英國官員
或皇族、親王以及遠征軍的司令、戰艦命名，只是一
個符號。」這樣的差異促使他對地名產生思考。 「任
何地名都有其來歷，地名產生後在地域範圍內發生了
什麼事情？作為社會的人，與區域地名的緣分，實際
上構成了個人與社會、歷史和地域的連接。」機緣巧
合之下，他在結束駐港工作之前，出版了著作《藏在
地名裏的香港》。到深圳工作後，又將對地名故事的
探索延續到了深圳。 「以地名為入口探索歷史，歷史
不再是抽象的。它有人物、事件、地方和舞台，非常
生動。」木木如是說。

尹昌龍曾在深圳特區文化研究中心、深圳出版集
團任職，主導了如深圳書城等許多深圳公共文化
基礎建設，是深圳這座年輕城市的資深文化
工作者。他認為從地名角度閱讀一個地方
的文化是一個解碼的過程。通過鑽研深
圳地名的變遷，他發現深圳的地名
早期大多以白話或客家話命名，
如今在普通話發音下，個別
地名的諧音寓意不佳，便
進行了更改。例如福田
以前叫上步區，其中
還有一個廟叫下步廟，為
了賦予更好的發展寓意，便
改成了福田區。 「古人對起名
字非常講究，地名裏會加入很多意

思，一個地方通過地名向外發送文化信號，需要我們去解
碼。」

尹昌龍觀察到，深圳的地名有着明顯的農業社會特
徵，例如沙頭、沙尾、泥崗、筍崗等等。深圳有
一個國家級文化產業基地叫大芬村，巔峰時期
佔據了國際市場70%以上的油畫製作。即使
到現在，大芬油畫村每年的產值也達到
數十億元人民幣。他分享道，這個向
全世界出口油畫，散發着芬芳韻
味的地方，之前卻叫大糞村。
因為該地曾盛行養殖鴨子，
生產大量鴨糞作為天然
肥料，同時吸引人們
來掏鴨糞，將之售
賣或者用作莊
稼堆肥。

木木分享道，地名是個富礦，一開始是個地名，後來延伸出了事件、人物、寓
意。通過一個小小的地名，可以解讀到後面的世界。要了解香港，他建議從 「兩

座山」 「兩個灣」和 「兩個環」入手。兩座山，一座是太平山，一座是獅子山。太
平山反映香港繁華的一面，獅子山反映香港艱苦奮鬥的一面。兩個灣，一個是銅鑼

灣，一個是淺水灣。銅鑼灣展現香港作為購物中心的地位，是商業發達的象徵，
而淺水灣一直是歷史、文化和生態保存得非常好的休閒豪宅集中地。兩個不同

維度的香港就此展現。
「小朋友們去過香港的哪裏玩？」木木向現場的同學們提問。

「迪士尼！」小朋友回答。
「大家有沒有去過中環？中環是在介紹香港眾多地名時無法繞
開的存在。」 「環」在北方通常是指環狀公路，香港有上環、

中環、西環、下環（現灣仔），但它們並不是環狀公路。
原來在嶺南，把一片區域也稱為環。這也和廣義的 「環

境」相關，例如 「環顧四周」。英國殖民時期，最
早把香港稱為維多利亞城，分為東區、中區、西

區，但中國人則稱之為 「環」。於是有了西
環、上環、中環的名稱，一直延續至今。
中環是香港當之無愧的中心，既是地理中心，也

是行政中心，中環匯集了特區政府、高等法院、立法
會等機構。金融是香港的重要產業，所有金融機構都要

在中環設置公司，不然都好像排不上號，因此中
環還是產業中心。中環又是文化娛樂中心，著名

的蘭桂坊就位於中環。中環還有一個最大的
特點是它的立體交通系統，上方天橋縱

橫，下方公路密布，地底地鐵貫穿，
還有維多利亞港（現中環碼頭）

的船運，以及有直通機場的快
速地鐵。這個立體交通體

系將小小中環的體量擴
大若干倍。 「它是

一個很小的大都
市」，木木概

括道。

中環是香港的中心，那深圳的中心又是哪裏呢？
尹昌龍把中環的意象平移到深圳，講述了深圳中心的

發展變革。他分享道，早年深圳東部地區通常是客家人居
住，而西部地區多聚集廣府人，東部相對貧窮，西部相對富裕。南頭
過去一直是寶安縣的中心。 「以前西鄉不叫西鄉，叫附城公社，是指城
鎮的郊區。當年西鄉的商業貿易非常發達，店舖林立、商船雲集。如果把
當年的西鄉市集畫下來，宛如清明上河圖。」後來隨着廣九鐵路的開通，寶安
縣的中心轉移到深圳墟一帶。

周華認為，地名濃縮了一個地方的集體記憶，從地名的變遷中，可以發現地域歷史
發展的脈絡。深圳是一座年輕的城市，但在大鵬考古發現新石器時代的沙丘遺址，
表明在7000多年前深圳地區已經有人類活動的遺蹟。而 「深圳」這一地名最早
在康熙年間編撰的新安縣志中以 「深圳墟」的名稱出現，當時深圳墟是新安
縣的33個墟之一，位於現在的羅湖東門一帶。

在周華看來，地名和國家、民族的命運也是息息相關的。談起深圳
的前身新安縣，她分享道，在明朝萬曆年間建立新安縣，並建縣治
於南頭，轄地包括今天的深圳大部分地區及香港全部地區。鴉
片戰爭爆發後，英國佔領原本屬於新安縣的香港島，後又侵
佔九龍和新界。新安縣被一分為二，形成現在的深圳和香
港， 「深圳和香港原本是一體的」。

民國時期（1914年）對全國地名進行調查，相對
於現在的地名普查，發現全國很多地名重複。
新安縣與河南洛陽新安縣同名，於是又恢復了
原來的寶安縣。 「寶安的地名，是源於附近的一
個寶山，寶山是有銀礦的，得 『寶』而安，故名 『寶
安』。」

新中國成立後，最初寶安縣縣城位於南頭，在1953年時
將縣城從南頭遷到深圳鎮，主要原因是深圳鎮經濟繁榮且人口
眾多，又通鐵路便於管理。改革開放後，寶安縣建設成為深圳
市。

為何更名為深圳，而不是沿用寶安的地名呢？周華分享道，民國時
期，香港鐵路到內地的第一站就是深圳墟，深圳東部客家人與西部廣府人
的交往、貿易也需要經過深圳墟。1911年廣九鐵路的開通，深圳墟匯聚人流、
物流、客流和商流，成為廣九鐵路的樞紐。深圳墟的知名度也越來越大，便逐漸
形成了一個經濟中心，成立了深圳鎮。當時的深圳鎮臨近香港，有羅湖口岸，往來
的國際友人都知道深圳這個地名。於是頂層設計上從經濟特區戰略方向考慮，以吸引港
資為目標，將深圳這個為香港人熟悉的地名作為這座改革城市的新名。

「新安縣的南頭古城是深港之源，滄海桑田，世事變
遷，過去的一座華南沿海小縣城，如今產生了兩座世界級

的大都市，一個是香港，一個是深圳，今天作為核心引擎共
同引領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王軍感嘆。香港和深圳在中華民族的近

現代歷史發展中都有重大的節點意義，作為重大歷史的見證者，生活在這
片土地上的深港人有責任將其反映、總結和提煉。

對於深港未來的發展，三位嘉賓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木木用兩個詞來形容：
「第一個詞是同源分流。這兩座城市原本是一個縣，即新安縣，後來被分為兩個城

市，並且分別的時間並不短，至今已有180多年。」他指出，同源不代表相同，深港兩
城已經分開發展100多年，深圳人和香港人的行為習慣和思維方式是有區別的，這必須正

視的。
「第二個詞是同向奔赴。最初成立深圳經濟特區的重要原因是接受香港的輻射，當時香港已經

是一個擁有500萬人口的大城市，寶安縣當時只有32萬人。不考慮其他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僅憑人
口來看，寶安在香港面前是一個小鎮。香港長期發展南部。北部屬於香港的邊遠地帶，但香港在2019
年提出發展北部都會區，說明香港開始主動與深圳進行融合。深港發揮各自優勢，朝着同一目標前

進。」木木說道。
尹昌龍則引用《三國演義》中的一句話來形容，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提到，深圳河原本

是穿城而過的城中河流，現在卻是兩城的界河， 「我希望大家重新回到一家人的狀態」。
周華用一個 「緣」字來概括深港關係，兩地地緣相近，人緣相親，業緣相通，文緣相承。 「深圳正在展開 『雙區』

建設，同時，深圳和香港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希望這兩顆明珠交相輝映。融合發展，共創未來。」
「港深地名故事分享會」第二期將於11月16日在香港深圳社團總會石門會所舉行。屆時將由歷史學者、香港地方志中

心副總編輯劉蜀永，歷史學者、香港珠海學院教授蕭國健向與會觀眾分享對港深歷史文化的見解，再探港深歷史淵源。

人與歷史隱藏在地名裏 從地名解碼香港雙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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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深地名故事分享會
現場。 記者 趙桐曲攝

分享會上展出由香港商報出版社出版
的《港深地名故事》。 記者 趙桐曲攝

「「港深地名故事分享會港深地名故事分享會」」 日前在深圳福田區日前在深圳福田區
藍書坊舉辦藍書坊舉辦。。 記者記者 趙桐曲攝趙桐曲攝

港深地名
故事分享會

現場。
記者 趙桐曲攝


